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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六章 結論 

 

和碩特蒙古的演變及蒙藏關係 

 

祭祀是帶有宗教色彩的風俗，它是一個民族在發展過程中所累積下來的結

果，祭祀也是民族群體心理的一種表現形式，所以，從祭祀的角度可以幫助我們

了解民族，也能探討民族如何影響民族文化的產生及形成。民族文化的形成離不

開地理環境的因素，在特定的環境之下所表現出的民族心理會有所不同，以青海

蒙古人而言，遼闊的高原及長期的遊牧生活是蒙古人生活的特色，是構成青海蒙

古人與其他民族之間不同的民族心理的要素之一。筆這認為蒙古人心理與祭祀習

慣就是在這樣的環境裡相互影響、作用而得以發展及延續的。 

遼闊的高原是青海蒙古人賴以生存及發展的搖籃，它為蒙古人提供了一個特

別的、隔離的地理環境，進而讓青海蒙古人有別於其他民族的特徵。蒙古人的祭

祀活動就是民族外部表現，蒙古的祭祀活動除了其他民族也有的之外，比較特別

的就是有別於他民族的祭天地日月的活動，如祭火、祭敖包、祭日月山川等，這

些祭祀活動逐漸發展後，最終變成了蒙古人獨特的風俗習慣。由於蒙古駐牧比較

分散，經常移動，所以彼此的聯繫較薄弱，再加上以前的生產方式比較不進步，

讓游牧經濟有很大的不穩定性，所以只要遭遇到天災或人禍的襲擊，牧民往往沒

有反抗的能力，只要一次的天災或瘟疫就能讓牲畜大量死亡、經濟嚴重衰退。在

這樣的環境裡，蒙古人認為生活就是上天的恩賜，把大自然視為神聖的崇拜，所

以，崇拜自然就變成了蒙古人心理重要的特徵，祭日月山川、祭火等祭祀活動，

就被視為這種民族心理的表徵，並得以延續而成為習俗。 

青海境內五分之四都是高原，它具有典型的大陸型氣候，乾燥、少雨、寒冷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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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氧等特徵，自從漢代通西域之後，青海一直是中央政權想要控制的地方，對於

青海的控制與否，就關係到中央的帝國疆界，自明代中葉以後，俺答汗突破明的

防禦，將其部落移至青海之後，陸續有許多蒙古的部族也遷徙到青海，如和碩特

部及其他蒙古部族。清初因避難移居至青海的回族，加上原本就居於青海的藏族

人，不同的民族交織出青海複雜、多變的民族關係。 

當時進入青海的蒙古部落，在軍事力量上都十分地具有威脅性，從俺答汗到

固始汗都極力想與藏傳佛教維持良好的互動關係，以利自身勢力進入青海及西

藏。當時的和碩特部也需要鞏固本部的勢力，所以與黃教結盟，以自身的武力優

勢，暫時地統一了青海的蒙古各部。固始汗應藏傳佛教格魯派請求，用武力征服

了其他教派之後，助格魯派取得西藏教派中的領先地位；由於他本身是蒙古的統

治階級，所以底定西藏後，在藏區建立起了蒙古的統治政權，不僅包括西藏，就

連東部的康區及東北的青海地區也都囊括在固始汗的統治之下，他因而成為統治

全國藏區的一個蒙古汗王。不過在經濟及宗教方面的權利，固始汗還是將其送歸

格魯派所有，相對也確定格魯派在藏傳佛教中的優勢地位。 

固始汗率和碩特部進入青海之初，同來的還有其他幾個蒙古的部落，當然以

和碩特部的勢力最為龐大。固始汗在進據藏區之後，也採取了一連串的政治及宗

教措施，除了建立蒙古在西藏的地方政權之外，也注意到青海地區的優勢，他認

為以青海的地理位置能夠抵抗從北方而南下的其餘蒙古部眾，所以分其子住牧，

在青海生根，擴展自己的力量。 

此時，他也注意到在關外興起的後金勢力，所以與清廷來往，而清建立之後，

他更遣使往北京，意欲與清建立良好關係，清帝也對固始汗有了回應，賜予封號；

此封號等於昭告了青海蒙古的地位，不是由宗教領袖所封，而是清政府所封，和

以往的地位不同；也等於清政府承認了固始汗是有封圻的汗國君長，並讓其能維

持封圻內的秩序，在政治上有很大的意義，和宗教上的冊封意義是大不相同的。

當時的清廷想利用固始汗來安定青海，以清政府的力量而言，當時還無力顧及青

海與西藏，所以間接承認固始汗的地位反而有正面的幫助，只要固始汗聽命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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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，對清廷來說就是穩定邊疆；對固始汗而言，除了與格魯派的結盟外，他也相

當需要清來作為力量的後盾，進而鞏固自己在青海的勢力。在種種的聯合下，固

始汗為青海蒙古開創了一個不同以往的新紀元。 

從清廷的角度而言，滿人的傳統薩滿信仰是一種相信萬物有靈的原始信仰，

在社會的發展階段上，已經不能夠滿足統治階級的需求，所以他們也需要有一個

有力的宗教力量，因此，清代的統治者積極地籠絡藏傳佛教，也帶有自身利益的

考量；其次，清廷也想利用藏傳佛教來作為安定蒙古各部的武器，鞏固自己對於

蒙古的統治，因為漠南蒙古各部已在順治年間歸降，對清廷而言，只要蒙古各部

都歸降自己，反對清廷的勢力就愈小，同時也能夠有更多精力去處理其他的反動

力量，進而促進自己的統一大業。 

清初的羅布藏丹津事件正好給了清廷這樣的機會，趁機收回清廷控制青海的

權力。平定羅布藏丹津之亂後，清政府下令規定青海藏人各部要直接受地方各級

政府的管理，且派員清查戶口，劃定地界，並授以藏人部落首領千百戶等職位，

統領當地的藏人部落，不再隸屬於青海蒙古各部，藏人也算擺脫了蒙古人的統

治。蒙古人更受到盟旗制度的影響，被劃歸在固定的牧地之中，自此成為清廷控

管之下的地區。 

平定青海之後，年羹堯上奏《青海善後事宜十三條》，對當地的軍事、經濟、

政治、宗教等方面都有詳細的規定及限制，這對青海地區而言是相當重要的過

程，經由《青海善後事宜十三條》，青海蒙藏人民正式列管在清廷的統治之下。

當時和碩特蒙古的勢力已漸衰敗，故清廷廢除了和碩特蒙古以青海為中心的特權

地位，使和碩特蒙古不再具有政治上的統治地位，另清廷也巧妙地將和碩特蒙古

的會盟置於清廷政府的監督之下，由清廷來控制及管理。此後，和碩特蒙古的勢

力一直無法恢復如先前一般，也未能再形成威脅清廷的一股力量，清廷用祭海來

籠絡蒙藏民族的策略算是達成目的了。而在青海地區原受和碩特蒙古統治的廣大

藏民被清廷直接管理後，脫離了青海蒙古的壓迫，也有助於藏人社會生產力的發

展，這對青海的民族關係來說是一次大轉變的過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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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中葉，青海藏人休養生息後，人口的增加增加了經濟上的需求，所以不斷

地進逼到蒙古人游牧的草原地區，造成蒙藏間為了牧地而開展的紛爭，也造成青

海社會的動盪不安。經過近百年的紛爭後，藏人終於被清廷允許在青海湖邊放

牧，再度移居青海湖邊的藏人被納入清廷的管轄之中，但得到較佳牧場的同時也

代表藏人受到清廷更嚴格管制，得到土地的代價是失去移動的自由。將藏人納入

湖祭，並不意味著藏人是被征服的，而是清廷無力將藏人遣回其應屬之地，既然

祭海與會盟是同時進行的活動，也是清廷宣導政令的場合，所以進入蒙古原屬之

地的藏人也應該參與，但一起會盟也不表示蒙藏間是相等的，因為藏族加入湖祭

的時間比蒙古人晚，所以地位也比較低。 

河南的藏族對河北的蒙族反覆不斷地攻掠，讓青海的蒙古人長期處於一種動

盪不安的社會環境之中，在這樣的一個過程裡，外部藏人的武力攻擊與內部蒙古

人的階級問題交錯在一起，造成蒙古人的社會呈現矛盾的狀態。由於蒙古王公對

蒙民的壓迫，讓蒙民有時會偽裝成藏民搶奪蒙古王公，反而造成社會的動亂，身

份階級問題不能得到舒緩，以至於讓整個蒙古族的社會呈現衰退狀態，旗與旗之

間的隔絕、社會矛盾及經濟上的衰敗也讓生存的條件更惡劣，青海蒙古人失去了

內聚的力量。 

祭海與會盟除了維護中央體制的統治外，也提供了一個有利的管道，讓本民

族與它民族之間能夠有相互來往與了解的機會，道光年間自蒙藏共同會盟開始，

蒙藏間對牧區所有權的直接衝突和糾紛也大為減少，因此對於青海地區的穩定與

發展，具有一定的作用。透過異民族間的交往，也間接地促進彼此之間的經濟交

流，並增強民族間的聯繫。另外，趁著舉行這種大型聚會的機會，各地的商賈都

會前來，與當地許多民族交流，也促進了民族貿易的發展，有利於青海地區的發

展與建設；青海的蒙藏人民自古以來以游牧為業，為了便於生產，居住的相當分

散，以這樣的形式集會，也有利於蒙藏人民間特色文化的交流及發展。 

清廷藉由青海湖神的崇拜與祭祀，讓和碩特蒙古實質上也臣服於清，此後的

一百多年間，青海蒙古王公及後來加入湖祭的藏族千百戶，對清廷始終是忠心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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耿，成為清廷在青海的屏障，即使面臨了清中葉的回民反清，他們的態度也始終

站在清廷這一邊，甚至組成團練幫助清廷對抗回民，由此可見，清廷利用祭海作

為拉攏蒙藏民族的手段是成功了。 

  辛亥革命後，建立民國，不管是北洋政府或南京政府都無法應付當時國內外

混亂的局勢，自然對於青海無力西顧，這樣的局勢給了穆斯林馬家興起勢力、擴

張地盤的機會。就算是當時在青海擁有勢力的馬家，也認為要拉攏蒙藏民族，最

好的辦法就是沿用前朝的祭海儀式，既可以省力又可以輕鬆地達到目的，所以直

到 1949 年前，祭海的儀式都持續舉辦，且一年比一年還盛大。中央政府於每次

祭海時都特別派專員前往青海參加典禮，如 1932、1934、1936、1940 等年，表

現出對青海蒙藏民族高度的重視感。 

祭海儀式在清代是中央與地方勢力的平衡方式，滿人藉由祭海的活動籠絡青

海蒙藏民族，雖然清末以來，在青海的蒙藏力量逐漸勢微，但是對於當時的省內

情勢，穆斯林首領馬步芳還是需要得到蒙藏首領的支持，以維護自己在青海的權

力；國民黨也需要蒙藏的力量，以鞏固西北的邊防。因此，青海的蒙藏人民一直

處於中央政府與當地勢力的拉鋸戰之中，成為兩方勢力所利用，但是，儘管他們

的處境一直在夾縫之中，卻又受到兩方的拉攏，在如此奇妙的平衡之下，祭海的

儀式活動成為解決這種尷尬的獨特方式。 

 

 

湖祭對青海蒙古人的影響 

     

青海蒙古在元、明、清三代中扮演了西藏與中央政府間的橋樑角色，所以青

海地區的民族對於中國西北的發展有一定的影響，隨著青海地區納入清廷的管理

之下，青海地區的民族演變也隨著清廷的局勢而有不同的發展。筆者認為從湖祭

的角度出發，雖然它與蒙古人的關係密切，但實際上卻是負面的影響大於正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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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是在青海蒙古被盟旗制度所約束之後，湖祭成為清政府控制蒙古人的一種手

段，不得離開原有封地、不得相互侵占、不得私下會盟，在種種嚴格的規定下，

青海蒙古人逐漸喪失原有的自我意識，成為清廷掌握下的屬民。 

青海蒙古的社會也因為人口、牲畜的流失，造成經濟衰弱，一般百姓謀生不

易，逃亡、流離失所的牧民所在多有，社會功能無法正常運作，當然就影響社會

的發展。湖祭的舉行，對青海蒙古王公而言，是宣告政治地位的一種儀式；但對

蒙古王公的屬民而言，就成為一項沉重的負擔，牧民必須要在常態的勞役之外，

增加祭海所需的勞役，對已經吃不消的牧民而言，又是更沉重的壓迫。所以社會

發展一直停滯不前。 

故筆者認為湖祭是弱化青海蒙古人的關鍵政策，也是造成青海蒙古積弱不振

的首要影響。雖然表面上看來，蒙古擁有較其他民族高階的地位，但和固始汗時

期比較起來，實際力量不增反減；時間一久，青海蒙古就失去了與清抗衡的力量，

最後不得不臣服於清廷，甚至清中葉以後，還必須仰賴清廷的保護來對抗青海藏

人的力量。青海蒙古的實力衰亡可見一般。 

另外，青海蒙古由於宗教信仰、牧地交錯等原因，受到藏文化的影響很深，

有些地區甚至漸漸地接受藏文化，這種趨勢至今日也還看得出來，筆者前往當地

時，發現到許多人的身份是蒙古人，卻不會說蒙語，只會說藏語，名字也用的是

藏人的名字。兩個民族的文化勢力角逐，會隨著時代及環境的演變作調整，這是

生存所必要的方式之一。不過筆者認為，較特別的一點是：蒙古以強勢武力進入

青海地區，反而被藏人宗教而影響，逐漸藏化。 

 

 

湖祭對青海藏人的影響 

 

由於青海藏人社會受到清廷政策影響，得到適當的休養生息，所以社會發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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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為穩定、進步，和蒙古人相反，藏人在羅布藏丹津事件中扮演得利者的角色。

藏人利用社會發展的穩定優勢得到清廷的承認，湖祭就是清廷承認的舞台，清軍

無法驅逐藏人的力量，只好讓其加入湖祭，承認藏人在湖祭中的地位，這是折衷

的方式。藏人從蒙古人的屬民，轉變成為能與蒙古人一起參加祭海的民族，這對

藏人而言具有不同的意義。 

 

 

湖祭對中央政府的意義 

   

湖祭本為青海蒙古人的活動，自清廷控制青海地區以來，清廷便將其意義轉

變成替中央政權服務的一項儀式；祭海本為蒙古崇拜信仰的儀式之一，不定期、

不定點，是蒙古內部的一種社會網絡機制。但自清廷訂下定制後，祭海成為控制

蒙古人的一種手段，清廷制定祭海的時間、日期、儀式內容、參與人員等等，結

果變成蒙古人不可違反的規定。筆者認為祭海對蒙古人而言，失去了原有的意

義，反而是對清廷政府，提供了一項柔性統治的方式，既省力又可達成目的；清

廷政府利用祭海儀式處理完蒙古問題之後；接著，也利用祭海儀式來處理藏人的

問題，讓藏人的反抗力量也在祭海儀式中逐漸消除，達到維持青海地區安寧的目

標；故祭海儀式對中央政府而言，得利的部分絕對大於青海地區的各民族。 

  祭海儀式的有效性在有清一代得到證實，所以，民國以來，不管是北洋政府

或南京政府也都持續的舉行祭海；特別是民國初年，軍閥割據，國內局勢混亂，

此時，祭海就成為有效的政策。它一方面能夠維持馬家的地方政權；另一方面也

能籠絡蒙藏民族首領的心，在多方得利的情況下，祭海又再度變成為中央政權服

務的一項儀式；後來參加的民族不只蒙藏，甚至還多了穆斯林及漢人。筆者認為：

自清代成功的將祭海儀式轉變為自身政權服務後；國民政府也沿用了這樣的統治

工具，平心而論，祭海的確達到了這樣的效果；中央政府將專屬於蒙古人的活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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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成了控制青海地區各民族的一種特有手段。 

 


